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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海飞“迷雾海”罪案小说系列《台风》出版

所有的秘密都在舟山的一座小岛上

重 点 推 荐

舟山的南方，有一

座小岛，岛上坐落着石

头房子的民宿，一共有

13间客房。院子里有一

棵巨大的泡桐树，厨房

里冒着热气……黄昏时

分，有一些客人远道而

来，准备入住……而泡

桐树下，掩埋着20多年

前的一桩命案。窗外，

下起大雨，一场台风的

到来，即将掀开所有的

秘密……

近日，著名作家、编

剧海飞“迷雾海”罪案小

说系列开山之作、爱奇

艺同名自制剧集原著

《台风》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讲述了一个岌岌岛

版“密室逃脱”的故事。

这一次，“左手小说，右

手编剧”的海飞将文学

视角延伸到罪案题材，

融合探案、推理等元素，

以南方气息中的县城迷

案为创作基调，通过“社

会派”悬疑故事，解构人

性罗生门。

海飞表示，文学创

作、影视创作不仅是对

时代风云的描绘，更是

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

考，“我希望能让读者在

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

震撼与启迪。我现在就

是很安心地写作，不断

尝试去跨界，写作是我

一辈子的事儿。”

在海飞看来，闲下来会让他觉
得心里不安。他几乎每天都会思考

各种新的尝试，“第二个话剧又要开

始写了。”他说，“我甚至想自己制

作、导演一个小成本电影。我就是不

停地在折腾自己。”

海飞说接下来要去找个地方
“闭关”，准备用一个星期左右完成
一部根据他的小说《苏州河》改编

的话剧。“‘闭关’非常安静，那种被

人遗忘的感觉非常好，效率也高，

写出来的东西成色也好。”海飞话

语中透着兴奋，他认为写作的最佳

状态就是要天马行空，“24小时没
规律，困了就睡，但是半睡半醒之

间，夜深人静，剧中的每个人似乎
都在对话。很多时候，醒来还牢牢

记着情节，马上能连上。这样‘流’

出来的人物、文字，自然而然、蹦蹦

跳跳，很鲜活。”

在他看来，进入最佳状态的前
提，是作者先要进入一个虔诚的语
境，“你全身心投入了，灵感才能赋

予你很好的文字，或者说文学会给

予你一种回报，像是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你赋予了真诚，对方以真诚回

馈。你真诚地与读者对话，你笔下的

人物也会变得丰满。”

海飞认为，写作不光是一件快
乐的事，写作还是一辈子的事。对于

题材的选择，海飞也不会刻意求之，

都是写自己特别想写的题材，“比

如，我现在甚至都想用许多短篇小
说的形式，去写一个村庄的故事。因

为我幼年的时候，住在诸暨枫桥镇

一座叫丹桂房的村庄，书名可以叫

《丹桂房传》。你看，有趣的念头就是

会这样，随时跳出来。”

据北京青年报

写作的最佳状态是“天马行空”

作为“迷雾海”罪案小说系列开

山之作，《台风》着力于华良、任素

娥、谷来、杜国平等十余个人物的剖
析，并在“人生不过就是，送走一场

台风，再等待下一场台风”的寓意

中，不断挖掘出人性里不可预知的

复杂特性。有网友评价说，“有川端

康成《雪国》的味道，还有点烧脑”。

“这是我‘蓄谋’已久的一次创

作。”谈及《台风》的写作缘起，海飞

直言，这些创作素材来源于他去舟
山的一次采访。当他了解到新中国
成立初期经常有特务从舟山群岛登

陆，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些案件，立刻

被深深吸引，“我坐在一艘客船上，

心里想的是这里发生过的旧事，一

个罪案悬疑的故事冒出了头。”

从谍战小说转型到悬疑罪案小
说，海飞说两者都需要推理，他切换

起来还比较自如。而一旦进入创作，

“写得非常酣畅，甚至比以前写谍战

更有快感。”海飞说。很快，《台风》首

发于《人民文学》2022年第11期，此

后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

文学期刊转载。

海飞表示，“迷雾海”是他关于

城市秘密的一种想象。这一系列小说

致力于在江南或南方县域的人文气

息中，剖开人性之中深藏的善与恶。

为什么要把这个系列的背景放

在“南方”？海飞坦言，他在南方长

大，对那里的县城非常了解，也非常

迷恋，“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它们多

带有一些相同的气质。比如，南方不

少县城都会有一条胜利路、红旗街

或人民电影院、人民医院……明确

南方这个地域界定，一个是我熟悉

它，另一个我也想它变成我个人写
作的一种印记。”海飞表示，在这个

创作的“矩阵”中，还有讲述边陲少

年与贩婴团伙之间隐秘往事的《算

账》，目前，同名剧集已由芒果TV官
宣，正式进入影视化序列。此外，《寂

静的火车》《海州城系列》等作品也

已经列入写作计划。

“有川端康成《雪国》的味道，还有点烧脑”

海飞创作的悬疑罪案小说情节
跌宕起伏，但他的叙述波澜不惊，故

事的反转中有一种冷静。相比文学写

作，海飞深有体会的是，剧本特别考

验讲故事的能力，每当完成一个剧

本，他都会让大脑放空一下，“调频”

到写小说的状态，“我甚至觉得写小

说和写剧本用的是相反的劲，就好像

会骑自行车的人去学骑三轮车，反而

学得慢一些，而不会骑自行车的人，

可能上去就能骑，直接就会了。”

讲故事的能力来自海飞自幼对
故事的迷恋，“记忆里童年对故事的

迷恋让我生出自由想象的翅膀，随

后沉浸在对故事的推理里面，乐此

不疲，就像一场个人的狂欢。”

“我的童年分割成两半，一半在农

村，另一半在大上海度过。小时候我看

过一本手抄本小说，叫《恐怖的脚步

声》。害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

进入黑暗。而城市是明亮的，我喜欢躲

在外婆家的阁楼里看报纸和杂志。少

年时期又是孤独的，有大把时间沉浸

在形形色色的故事里，三毛、金庸、古

龙我看，《当代》《十月》这样的文学杂

志我也看，我甚至会把报纸从头看到
尾，连寻人启事都看。另外，录像厅也

是一个滋养我的地方，因为里面有太

多故事了，我非常迷恋那些故事。”

1971年，海飞出生在绍兴市诸

暨市枫桥镇。用他的话说是“阴差阳

错地成为了一名作家”。海飞14岁务

工，17岁当兵，退役后到化肥厂工
作。尽管工作经历中也有各种不顺
心，但他始终没放弃对文学的热爱
与追求。“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看的杂

书有点多，误打误撞开启了写作。”

二十多岁海飞才开始写作，从

自由投稿到写中篇、长篇，直到靠写

作进入媒体工作，后来又辞职去当

“杭漂”，经历颇多。能被写作“接

纳”，在海飞看来，或许有一个原因

是儿时的“野蛮生长”赋予了他自

信。“这种自信不是刻意，而是一种

莫名其妙的自信。”

迷恋故事，沉浸推理，仿佛一个人的狂欢


